
在住宅建 筑标 准及建筑 艺 术 简题 座栽会上

关 于建筑 艺 术部份 的 发 言

�
�

娜”食

建 筑 工 程部和 中国建 筑 学会 于 � 月��日 至 � 月 � 日 在 上 海联令 召 开 了
“
住 宅 建 筑标 准 及建 筑 艺术 阴趁

座 故会
” 。

座 故会 用 了 斗夭 的时 间针铃住 宅 的标 准 阴赶
，
其余 的时 明都 用 于 针扮建 筑 艺术 明赶

。
关 于 住宅

标 准 阴赶将 由 “ 建 筑 投 针 ”
报边

。

解故 以 来
，
广大 的 建 筑 投 奸工作 者在 党 的领 导下

，
忍 想 水平

、
技 术水平和 艺米水 平都 有才民夫 的 提 高

，

在工 业 建 筑和 民 用建 筑 方 面
，
完成 了 巨 夫 的 建 投任务

，
也 出 现 了不 少为 大 定 所 客爱 的建 筑 物

。
但 如何 在建

筑 艺术 上 反 映律 大 时 代
、
形 成社会主义 新 风格

，
刚还 在探针之中

。
座 故会 上 出席人 资一 致 妈 为 目 前讹建 筑

艺术 简题 进行 针督是适时 的
、
是符合天家要 求 的

。

会 上
，
大家就建 筑 理价 中的 一 些 墓本 明赶

，

知 构成建 筑

的 基本要素— 功 能
、
材料

、
结 构

、
艺术 形 象 及其 相 王 之 叼的 关 系

，
建 筑 中形 式 与 内 答 的 明赶

，
傅 统 与 革

新 的 朋题
，
进行 了广 泛 的 针伶

。
针扮中井研 免 了社会主义建 筑 的 特点

，
对 资本主义建 筑 及各种 学派进行 了

分 析批列
。
对 投 舒工 作如何 走样众 路校

，

介 招 了心将体会
，
交 撰 了竞元

。
会 上 大家 各抒 已 元

，
份所欲 言

，

除 小妞针价外
，
有 三 十余 位 同 志在 夫会 上 发 言

，
最 后 由 刘 秀峰 部畏 祥错

。

本学报从这 一 期 赴
，
将 陆 给选择发 表一 部分 天会发 言

，
刘 秀峰 部畏 的 排粉将在 下 一期 列 截

。
座 故会 的

全部 资料将 澳 踢 弃列
，

另 行 出版
。
希 望各地 的 建 筑工 作者广 泛 妞峨计弩

，

展开 一个 学 米 针货 的 高潮
，
在 到

作 上 形 成 百 化齐故
，
在 学 术 上 形成 百家 争鸣

。

从 “ 适用
、

粳济
、

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 ” 我到傅枕与革新

梁思成 ��月 �日发言 �

关于建筑的艺术阴肠
，

方面是很冬的
。

自从�宜�
�
�����写了他那十卷关于建筑的名著

以来
，

将近两千年了
，

人们对千建筑的理解
，

特别是关干建筑的艺术
，

就如同哲学和文艺

理瑞一样
，

从来没有停止过争麟
。
郎使在今

天
，

在我们社会全义制度下
，

在唯物主义观

点
、

方法的思想指导下
，

在共同一致的目的

下
，

还是存在着分歧的意兑
。
因此

，

我们这

样的封输
，

今后还要 畏期 地撒糠 下去
。

而

且
，

随着社会的发展
，
生活之改善

，

生产力

之提高
，

新材料
、

新技来之发明和使用
，

社

会将不断地同建筑和建筑师提出新的要求
，

因而提出新的简窟
，

又豁耍时输
、

解决
。
尿

替如此
，

在一定的时期中
，

在一定的地方和

一定的条件下
，

我们建筑工作者
，

特���是戮

针人昌
，

涌过探对
、

麟输
，

取得比较一致的

器嫩
，

对于我们的工作息有利的
，

而且是必

耍的
。

朋肠既然是这样多
，

这样欲不完
，

所以

我就想只栽欲其中少数个别的简题
。

我感觉

到同志仍对我最关心的
，

大概是我对于傅杭

与革新的看法
。
因此

，

我今天就重点地淡淡

这个简肠
。

��� �

但在歌之先
，

我还想通过我对
“
适用

、

桩济
、

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
，，
的方针的理

娜来淡胶我对建筑和建筑的艺米方面的�些

基本韶薇
。

从古以来
，
无数的建筑理输家就千千万

万次重复地翻着建筑的三要素是
“ 适用

，

坚

固
，

美观
，， 。

在人类厉史遣产中
，

我们的确

也可以找到天量其备这三要素的建 筑物
。

����年我仍的党中央提出了
“ 适用

、

把济
、

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
，，
的方针

。

这 是建

筑理渝上一个体大的剧迭
。

在这 筒盟 扼耍

的
一

�
一

四个字里
，

它认 唯物全义的观点
、

方

法
，

第一次指出了建筑物中几个因素的麟靓

的关系
。

值得特别注意的是
，

在
“
握济

，’
两

个字里
，
它就体现了我们建筑的社会主义因

素
。

付去的建筑理篇家所搏的
“
建贫

，
大多

数敌的是为封建社会
、

脊本全义社会的杭治

阶极和神权服务的宫殿
、

府第
、

衙署
、

教堂
、

庙宇以及其他公共建筑
。
当然他仍也注意桩

济的简题
。

但是从他们看来
，

握济只是业主

的竣包简题
。

对资本家来挽
，

握济就是利润

简肠而已
。
假使要拾裔本主义的建筑归柳出

一个原���
，

那就是� “
在保敲最高利蔺的条

件下注意适用
、

美观
，， 。

我想一般的能来
，

这个概括是符合事实的
。

社会主义建筑事业的特征之一是为了满

足广大人民的需 耍而产 生的规 模亘 大的建

戮
。

建筑事业成了全民的事业
。

我仍的握济

周题和旧社会忱治阶极的耙济有着本臂上的

区���
。
它突 出地占 了极其 重要的 位置

。
因

此
， “ 适 用

、

极济
、

在可能条 件下注意美

观
，，

所体现的正是在焉克思
、
列宁主义思想

指导下的社会主义的建投方针
。
六年来

，

特

别是从����年批钊了复古主义和娜眼浪费议

来
，

我仍广大建筑工作者
，

共中包括雀筑睽

舒人昌
，
对这个正确方针之育彻己握做了互

大努力
，

取得了很大的成蔽
。

很多位同志鑫发育中都提到了 “ 扭用
，

握济
，

美观
，，
的麟孤的梳一

。

这当然是无可

置潘的真理
。
但是我同时还体会到党的方针

的提法本身就是一种辫题的提法
，

是一种政

治性的提法
。
它是其有鲜明的阶毅性的

。
从

立易
、

观点
、

方法上来看
，

它和过去两千年

来无数理输家所提的
“ 三耍素

，，
的提法是有

着本臂上的区别的
。

我想我们若是这样去进

一步体会党的方针的提法所包含的深刻用

意
，

对我仍夏好地霄彻 这一方针是 有衍助

的
。

我扮这个方针的提法木身是麟征的
。

这

首先休境在它的次序上
。
我朽首先是为了某

项需要而进行建筑
。

这需耍就是建筑的目的
。

因此首先提出的就是
“ 适用

”
的耍求

。

社会

全义的建筑耍求认最握济的方法满足广大人

民对适用的耍求
。
因此 “ 适用

，，
就成了

“
握

济
，，
的前提

。

不适用的建筑物
，
郎使造价撰

低也是不握济的
。

我们要求的是� 既适用
，

又握济� 既握济
，

又活用
。
两者是不可分俐

的
。

此外
，

我仍还要求在这既适用又握济
，

既粗济又适用的条件下注意美观
。

假使只做



到适用
、

粗济而不美观
，

我们就没有满足广

大人民对干逮筑的全部耍求
，

就是未能很好

地贫初党的方针
，

未能完成党交抬我们的任

务
。
但是

，

假使我朽象付去一段时期那样
，

脱离了适用
、

握济的可能条件而片面强蒯美

琪
，
那么我仍除了对不起人民

，

对不超党和

国家之外
，

还耍对不超自己
，

拾自己戴上唯

心主义
、
形式主义的帽子�

从这个方断的提法
，

我仍也可以体会到

内容与形式的关系
。
我韶为我仍可以这样理

解�
密

‘

扭济
”
条件下所得到的

“ 适用
” ， ·

就

是建筑物的内容�
“
美艰

”
是我朽对于由这个

内容而形成的形式对我朽观感上所引起的反

应的耍求
。

这个形式是在满足了内容的条件

下所形成的形式
。

假使它引起我仍美感的反

应
，
那就是在适用

，

握济的条件下所得到的

纯观
。
它们是麟征地杭一的

。
因此

，
党所要

求于建筑形式的是与内容杭一的形式� 形式

和内容是耍杭一的
。

很多同志都对渝了建筑

的内容简题
。

也静我把简肠简翠化了
。

我韶为

一个建筑物的内容千千脆脆就是它的功能�

功能就是满足生活的需耍 �广义的
“
生活

，，

包括生产
、

起居
、

文娱活动等等一切活动的需

耍 �
。
除了满足生活的带要而外

，

一座建筑

物还有什么功能呢�但生活是包括物臀和精

加两方面的
。
能够完满地满足这两方面生活

浦耍的投针
，
就是一个有美好 “ 内容

，
的我

针
。
但是这还不够

，
我们还耍求 么美好的

形式把这个类好的内容表达出来
。
那就是在

“ 内容
，
所允舒或内容所耍求的条件下���造

典好的形式
，
也就是

飞‘
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

留
， ‘ 。

有‘ 种偷点，

韶为只要功能桔构合理
，

就自然而然地
“
美在其中矣

” 。
这等于否定了

建筑的艺米性和建筑师在艺术方面的一切作

用
。
那么

，
党提出

“ 注意美观
，’
就是多余的

了�只耍
“ 适用

、

视济
”
就可认了

。
党之所

以指示我们耍
“
注意美观

，’ ，

就是因为 “ 适

用
、

握济
，，

不等于
“
美在其中炙

” 。 “
美观

”

是耍
“
注意

” 的� 不注意它就很可 能不美

观 �当然 我 们也不 是靛不
“
注意

，’
就艳对

没有偶然而产生美艰效果的东西 �
。
至于怎

样 “ 注意
”
法

，
那就

弓

附直
“
在可能荣件下注

愈” 。
不 “ 注意

”
是错 族的� 但是脱离了

“ 可能条俐
，
而片面夸大地

“
注意美观

，，
也

是拍彼的
。 “ 功能桔构合理

，

美在其中矣
，，

的偷点
，

无疑地将导 致片面 强祠功 能或桔

构
，
很有走上功能主义

、

桔构主义的道路的

危防
。

不用盆
，
我朽都知道适用

、

握济
、

美观

不是等同的
，
不是可拱等量齐晚的

，

不是各

占 三分之一的� 在不同 情况下
，

不同 条件

下
，
三者的重耍性是可以林变的

。

在�些特之

殊建筑中
， “

美观
，，
可能被突出地提高到重

耍地位
， “

握济
，’

的可能条件就可能放得比

杖竟些
。 ‘

有些建筑物
，

例如忆念碑
， “
美观

”

就是
“ 适用

，， ，
因为 “

拾入看
，，

就是它唯一

的功能
。

在这种情况下
，

美观和适用就合而

为一
，

而桩济就有 可能 被降为次要 的耍求

了
。

有时我们感到何袒何重不易捉摸
，

那么
，

我仍就应孩从政治上考虑
，

从六亿人民的角

度看简题�我们应孩樱常意盏到我们的建筑

是为无产阶极政治服务的
，

是共产主义物臂

和文化建戮中不可分割的构成部分
，

并且握

常深入草众
，
体会攀众对建筑的要求

，

把常

豁住
“
全国一盘棋

，， 。

换一句括就
，

提高自

己的政治思想水平
，

就能比校正确地休会和

贯彻党的政策
、
方针了

。

在另一方面
，

我们也应孩握常意歉到�

“ 适用
，

握济
，，
的标准不是固定不变的

。

随

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
，
生活和生产方式之改

变
，

生活之改善和 日益丰富
， “ 适用

，，
的要

求就会械来越高
，
越来越多样化

。
随着社会

肘富之增畏
， “

握济
”
的水 平也 会不 断提

高
。

那就是锐
， “

可能条件
，，
也是永远在改

变着的
。

在不断改变的
“
可能条件下

，， ，
人

仍对
“
美观

，，
的要求也将不断地改变

。 “
美

观
，’
的标准也将改变

，
要求于建筑艺术也必

然越来越高了
。

总而言之
，

由于事物在不断地发展
，

我

们必
、

镇根据当时彼地的不同情况
，

恰如其份

地求得
“ 适用

、

视济
、

美观
，，
的麟靓的统一

。

在社会主义建投中
，
乃至一道到共产主义社

会
， “
适用

、

樱济
，

在可能荣件下注意美观
”

仍然将是我们建戮的方针
。
因为它不是由某

一个人主观地提出来的
，

而是我仍的党很据

社会主义建戮的客晚规律得出来的原���性
、

指导性的方封
。

以上是我对
“ 适用

、

桩济
、

在可能条件

下注意美观
，，
的方针的一点体会

，

也是我对

于我仍社会主义建投的忍敲的基本出发点
。

同志仍几年来在工作中对党的方针都已握有

深刻的体会
，

并且以 具休的 工作靓 明了这

点
。
但是由于我具体工作做得比蛟少

，

尤其

因为自己的水平傲
，

又不好好学习
，
因此到

今天才稍微有了一点点镇会
。
特意提出来精

同志们指正
。

�二 �

我刚才已耙能封
，

关于建筑艺术的简题

既然这样多
，

耍淡也敲不完� 而且
，
同志们

也己径敲得很全面
、

很透彻了
。

我要再敌起

来
，

可能有静多重复相同的括
，

所以也不预备

再藉什么
“
建筑概渝

”
了

。

不过
，

我颐意先提

一提
，

除了上边我所歌关于党的方针的体会

外
，
总的盆来

，
吴良精

、

汪坦两位同志的改

联合发言也代 表了我 的基本 输点
，

不再黔

了
。

现在
，

我想重点地敖一言炎傅杭与革新的

简题
，

作为我个人在这一简题上对吴良精同

志的发言的一点补充
。

过去
，

我竹建筑界曹握刮过一障复古主

义的歪风
，

我自己就是这一股歪风的罪魁确
，

首
。
����年建筑思想批���认后

，

这种偏向得

到了料正
。

复古主义 的碧渝也已握被粉碎

了
。

在党的关怀教育下和同志仍的帮助下
，

我自己对承粗遗产的看法也有
一一些改变

，

我

顾意在这里摆一摆
，

睛同志朽抬我进一步帮

助
。

复古主义理输的错改
，

首先在于它把慈

筑的形式同内容割裂开来
，

又把各民族在历

史发展扯程中在各地方���造出来的各种建筑

形式韶为是种种永恒不变的东西
，

可以任意

套在任何内容上
。

这样把一件事物看作静止

的不发展的东西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
，

是唯

心主义的
。

其次
，
复古主义者之所以恋恋于

古建筑的形式
，
表面上表现在他对于古代建

筑遣产的迷恋
，

对古代东西无批剁地抄典搬

用
。

事实上
，

这正是他自己的阶蔽意激
、

思

想感情的忠实反映
。

由于社去的家庭出身
，

教育的影响
，

在解放后这种旧意歉还根深蒂

固地存留在入们的脑子里
。
特���是在裔产阶

极知撤分于的脑子里
，

这种思想意撤更是不

容易清除干净
。
同我这一辈的建筑师

，

大多

数是官僚
、

地主
、

脊本家的子弟
。

他朽做学

生的时期所受的建筑教育大多数是以巴黎艺

术学院为中心的沂衷主义的教育
。

这一种沂

衷主义的建筑是��世耙文艺复兴开始以来
，

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淡落而发展到一个没落

阶段的建筑流派
。

析衷主义者把建筑的形式

和内容完全创裂开来
，
随着业主的爱好把任

何一种古代的形式生吞活���地套用或是把若

干种古代的的形式七拼八凑在一起
，

贴在建

筑物的外表上
。

银一个建筑师一般的都熟悉

若千种 建筑风格 和特征
，
犹之乎 一位大师

傅会做各种中西大菜一样
。

顾客要吃法国大

菜
，
他就可以开出法国大菜来�麒客要吃俄

式大菜
，

他也会开俄国菜
。
业主要一个高直

式
，

他就会把建筑用高道的风格打扮起来�

业主要法国的文艺复兴
，

他也会遵照 他的

颐望去做
。

在�蛤�年代前后
，

在南京曹在盛

行了一障
“ 宫殴式

，，
的建筑

，
事实上就是在

当时建筑师的
“
菜翠

，，
里添了一项

“
满汉全

席
，’

而巳
。

解放以后
，
一部分的建筑师看不兄社会

起了本臀的变化
，

看不兑国家当时的径济情

况
，

还是静止地看待一切事物
。

他们错餐地理

解了甚至歪曲了毛主席所提出的
“ 民族的形

式
，

新民主主义的内容
，，

的文艺方针
，

并且错

地学习 苏联
，

又把他们 “
菜辈子

，，
里的



“
满汉全席

，，
端了出来

，

想把它塞粉人民
，

并且脱它就是
“
民族形式

，

新民主主义的内

容
，， 。

当然
，
人民是不接受的

。

这些建筑师

的 “
菜军

，，
里

，
不但有中国的古建筑以及西

方的古建筑
，

同时坯有西方的所稍 现代建

筑
。
听以复古主 义被批钊 之后

，

他仍 又把
“
菜革于

” 里的其他
“
大菜

，，
开出来

。
无输

是这一种或是那一种
，
人民都不接受

。

建筑

师就陷入了苦阴的境界
。

搞到他们又怕大屋

顶
，
又怕西洋古典

，

又怕方盒子
，

真是左右

为难
。
其所以如此

，

正是由于他仍把建筑的

形式同内容割裂开来
，
翠越从形式出发�而

所稍形式
，

又仅仅是升多框框
。

换一句括

挽
，

他们已握是各种形式的奴隶
，

他仍巳握

被这些框框束搏住了
。
当然在这期简也有些

建筑师并不如此
，
但这是一般的情况

。

��阳年党 号召我 们破除 迷信
、

解放思

想
，

要我们敢想
、
敢能

、

敢千
。

干部下放

了
。
我们贯彻了洋土并举

，

大中小相桔合
，

两条腿走路的方舒
。

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精合

了
。

广大人民的创造性发探出来了
。

在党的

俱导下
，

舒多尖端技术和科学有了飞跃的发

展�土寡家们创造了奇迹
。

这一切对
·

于建筑

师思想的解放
、
迷信的破除

、

起了极大的推

动作用
。
在我们建筑工作中

，

北京的国庆工

程抬了我朽前所未有的用武之地
。

在这些工

程里我们取得了不少的成镇
。

其所以如此
，

就是因为在交代任务的时候
，

党就明确地指

出了这些建筑是为政治服务的
，

井且提出了

要六亿人民共同教舒� 同时党还要求我仍在

建筑中要表现民族风格
。

扯去舒多建筑师对

干
“
民族形式

”
这四个字速提也不敢提一声

，

现在就感觉到肚子大了些
。
但是什么 是民

族风格
，

建筑师们 还在彼此你简我
，
我阴

你
。
当然

，
有些人又男上会想到斗供

、

雀替
、

大屋值�更姿的人对这种看法并不同意
。
正

是由于党号召我们六亿人民共同投舒
，

所认

这个阴题很快就得到明期化了
。

豁舒人昌走

了攀众路拢
，
其中特���是青年建筑师和高等

举校的举生朽
，

他们从建筑的功能一宜到建

筑的形式都深入攀众
，
了解攀众对使用上的

瀚耍
、

在形象上的喜爱
。

我们可以能是初步

摸到了阴儿了
。

从拿众的耍求中
，

我们可以

理解到攀众 是一致要求 建筑具有民 族风格

的
。

但是我们也可认理解到攀众所要求的民

族风格并不是古建筑的翻板
。

对于不同的建

筑他朽有不同的要求
。

例如在天安阴前他们

砒不要大屋值
，
但是在美米蛤上他们又要

。

这粉明草众是按照建筑的内容而要求不同的

形式的
。

也舒有人会阴� 国庆工程所表现的民族

风格和过去的析衷全义又有什么区���呢�我

们可以概括地能
，
析衷主义和我朽的民族风

格主要的不同是在思想内容上的不同
，
在本

霄上的不同
。
析衷主义是把古代遗产抄典搬

用
，

拼拼凑凑�而我们是承粗并且发展古代的

优良傅杭
。

傅杭和革新是矛盾的两个对立面
，

其中主 婴的一面 是革 新
。

我仍不是抄典搬

用
，

而是批���地吸收
，

是在傅筱的基础上革

新
。

在革新的过程中
、
旧的有所破

，

新的有

所立
。

在破与 立的扯程中新的就产 生出来

了
。
在这些国庆工程中

、

我们所看到的民族

风格的表砚很少是能够在古建筑里边找到完

全一样的东西的
。
但这也不等于能我们在一

定情况下
，

不可以采用一些改变得少的乃至

没有改变的形式
。

假使我们改得比古人好
，

当然我们就用我们改变封的形式�但若改得

不太满意
，

那么适当地采用一些古人的形式

也不是艳对不可以的
。

例如美术始阴前的抱

厦
，

清华建筑系的同学们就豁为戴念慈同志

歌舒的那个不够勤
，
想耍改它

，

想改得它更

新鲜更明快一点
。

我也跟他们在一起作了一

番努力
。

但是由于时简的限制
，

我们没有能

够把它改到浦意的程度
。

因此我对于砚在此

较
“
老

，，
的抱虞也不反对

。
历史事实趾明

，

大屋值以及我国古建筑的各个部分和各种构

件就从没有停留在一个固定的形式上
。

我们

几千年来就在不断地改进它
。

在汉阴中
，
敦

煌壁画里
，
我们看到从 两汉南 北朝从来

，

唐
、

宋
、

元
、

明
、

清各个时代的大屋顶和各构

件的样式都是在改变的
。

每个时代都有所不

同
。

到今天
，

材料枯构己有所改变
，
而美观

上又有需耍
，

我仍就可以改它
。
但是

，
由于

目前我们自己思想水千
、
业务水平的限制

，

不得巳而模仿一些旧东西
，

也是发展扯程中

不可避免的
。

这样的采用
，
态度是积极的

，

是和析衷主义的不假思案的抄奖搬用是有

木胃上的区别的
。

在文学方面
，

我们也可从

看到类似的情况
。
毛主席的文章里就用了不

少的古铜汇
，

但它所表达的却是崭新的思想

内容
。
毛主席的爵驹

，
也大多是用旧形式

，

但是它仍的内容却是充浦了革命的新精神
。

我相信
，

假使我们进一步努方
，

进一步发择

幕众的智慧
，

特别是那些青年人敢想敢千的

智慧
。
今年还是此校

“
老

” 或者不成熟的东

西
，
明年就有可能以崭新的面貌出现

。

我们

在傅欲的革新上是可以取得进展的
。

我们承粗傅筱的办法
，
应 裁 是 怎样的

呢�对于遣产是应麟怎样批钊吸收呢�遣产

和傅挑又有什么区别呢了我党得
，

特别是就

建筑来能
，

遣产是前人抬我仍留下来一些具

休的东西� 而傅杭则是一些精神
、

风格
、

技

巧
、

手法… …等等
。

遣产具 体 地 反 映了傅

筱
，
而傅杭���搔过遗产而表达出来

，
留存下

来 �当然
，

傅镜也 通过世代 相傅的 匠师的

手或者害籍
，

不断地改变
，

不断地发展而留

存下来 �
。

我们今天承桩下来的建筑遗产和

傅杭
，

无例外地都是阶极社会的产物
，
不可

避免地都打上了阶极烙印�同时这些遗产和

傅杭
，

又都是劳动人民所创造的
，

也必然包

含着爵多具有人民性的东西
。

那些具有入民

性而对于今天的社会全义建投有用的东西就

是遣产和傅杭中的精华
。

遣产和傅杭中有无

人民性应孩是我们批钊的标准
。

我们对于傅袄的韶歉
，

不应局限于个别

建筑物的形体和袖部上
，
而且应麟在平面和

空简处理上去寻求那些建立在生活习惯上的

东西
。

例如星明的房屋
，

大多是向东的�天

津附近踌沽
、
汉沽一带的民居

，

都有南北妞

风的穿堂� 广东的临街建筑都有漪樱
，
那都

是在当地的气候条件下
，

由广大人民在生活

中摸出来
、

创造出来的
。

这些都是具有人民

性的傅杭
，
而且是具有科学性的东西

。

我们承推傅杭和吸收遣产的另一方面
，

是古代匠师在处理建筑中的艺术规律
，

从总

体布置到局部的处理手法
。

在 总 体布局方

面
，

封去我朽只注意到宫殿
，

庙宇的轴筱和

对称
，
而忽视了民简无数桔合地形

，
因地制

宜的灵活布置
。
这种精合自然规律的布局

，

在浙江
、
四川

、

山东
、
山西

、

云南
、

贵州等

省山区
，
就有无数的例子

。
不在这 里列举

了
。

这些手法
，

不仅兑于民居
，
而且无数寺

观
、

府第也都如此
。
这种替于利用地形的优

良傅忱
，

是我们建筑教舒中很好的借鉴
。

又如在造园的艺术方面
，

我们也承粗了

一笔极其丰富的遗产
，
其中体现了舒多优良

傅忱
。

根据大自然的规 律和人仍 审美的要

求
，
历代造园的匠师也摸出了不少规律

。

他

仍知道什么样的山应截配什么样的水�什么

样的地方种什么样的树�什么位置上宜于建

立一个享子�什么样的地方又徽造一座楼�

什么样墙上开什么样的窗�什么样的窗子配

什么样栏杆�什么样的院子漫什么样的地�

等等
，

等等… …这一切一切
，

都饭植得我们

研究学习
。
工氏这一切又应孩翩样才能够在今

天广大人民几
一

�
·

亩
，
几百亩的公园里适当地

运用
。

对于这些我都是外行
，
只好葫教于各

位同志
，

特���是我的老朋友刘软杖教授和糠

化寡家余森文厅是了
。

此外
，

建筑物所造成的气贾也是我们准

产和傅杭的一部份
。

这里最好用中国建筑和

园林与日本建筑和园林为例
，

对比一下来挽

明简题
。
日木的建筑和园林

，

从南北朝超就不

断受到中国的影响
。

从日本建筑实例上看
�

它

的风格是足凡着大陆上中国的形式发展的
。
日

本的京都就是模仿中国是安城布局规划出来

的
。
日本建筑也用斗拱

、

梁
、

柱
、

大屋值
。
日本

的园林也与中国园林一样
，

都是提据文人圈

家的山水画的构思的方法布置的
。

但是这两



个民族所表达出来的气贾叉是多么不同�总

的挽
。
中国的气熨是粗壮堆潭

，
日本的气霄

，

耽比筱栩腻袱巧�我个人还是很喜欢日本的

建筑和庭园
，
象小盆景似的很乖很可爱

。

各

时各地的创作都 各有所是
。

不但我 国古代

的
，

耽是日木或其他国家的东西
，

其中静多

都是我们今天可以批判吸牧的
。

当然
，

上面所鹅的几点只是遣产和傅杭

中的几个方面
，
只是几个例子

，
由于时简限

枷
，

不扭备再罗列鹅下去了
。
总之

，

从历史对

程中
，
我们可以看到遣产和傅枕中的好东西

都是劳动入民所创造
。

这些都是握过了历史

的提燎和淘汰
，
集中了劳动人民所喜爱而留

体下来的
。

我仍今天 承粗并运 用遣产和傅

杭
，
是权据今天社会主义 建戮的需要

，

在
“ 适用

、

桩济
、

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
，’

的

方针的指导下
，
从广大人民的风俗

，
习惯和

爱好劝眼
，

滋照毛主席
“
在新民主主义渝

”
和

延安文艺座睽会上的鹅括以及其他著作中的

指示
，

以历史唯物主义
、

耕靓唯物主义的观

点
，
方法去做的

。
我们的革新就是对傅袄的

革命
。
革新的 目的就是使古为今用

，
使它对

我们的社会主义建戮有利
。

但是
，
由于我们

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的限制
，

尽管我仍的主

琪服璧如此
，
我们做出的客观效果肯定地还

是不够的
。
不过比起前几年来

，

我们的确己

握有一些进步�特���是去年国庆工程开始以

来
，

我朽的进步是很显著的
。
为了更好地完

成党交抬我们的任务
，

在这方面坯需要我们

贾好地举习
，

做更大的努力
。

戮们要体会建筑物或是建筑物的某一部

份或是某一特征的人民性
，

那么应锻怎样去

找呢�我觉得首先要求建筑师要站在广大人

民的立场
，

建立攀众艰点
，
使自己的思想感

情同广大工农攀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
，

深

入到滩众的生活里去体会他们喜欢什么
，

不

喜欢什么
。
攀众所喜爱的一般都是具有人民

性的
，
是我朽今夫用得着的

。

我们过去的错

换耽是在于把自己那种梳治阶极级人雅士的

爱好级加于人民
，

不是做出咄咄逼人的宫殿

庙堂
，
就是做出淡就素豁到贾血的程度的东

西
。
用这样的思想感情去看待遗产

，

那就只

能抄映报用
，
很本蔽不上发展和革新

，
而只

能是发展和革新的障碍
。

很多位同志的发言中都提到地方风格的

简理
，

我体会到这一朋题的提出无疑地对民

族风格之形成将发生互大的
、

有利的促进作

用
。
这是非常可喜的

。

广州的北园酒家是在

这方面很成功的誉献
，

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防

样
。

再淡胶材料技米与艺术的简题
。

不可忽

视的是
，
新材料

、

新桔构和新的施工方法对

于傅扰之承徽与革新有着巨大的影响
。

一方

面新的材料桔构和技术巳视使得原封不动地

去做古建筑的翻版成为不可能�另一方面这

些新的条件也为我们创造了革新和发展的有

利条件和广朋的前程
。

在国庆工程中
，

铁路

草站和电影宫就是在傅杭风格上桔合薄壳桔

构的誉豁
。

一种新风格巳握露出了苗头了
。

在这里
，

看看一
�

些青本主义国家建筑师在这

方面的誉贰也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
。
日本有

一些用住宅和大坂的一所学校建筑都相当成

功的利用了 细筋混 凝土框架 支承的薄壳 精

构
，
表达了 日本建筑的风格

。

大坂的学校很

别致
，

没有装前
，
只将在薄壳下挑出的梁头

做成
‘ �

掉幕
”
的样式

，

是相当成功的
，

与电

影宫处理手法不无相同之处
。

墨西哥的一所

剧院���惫用 了古代焉唯 ����� �建筑的特

征
，

在一面大墙上用整片壁画做装筋
，
下面

开了一排的阴
。

这和焉雅建筑上面整个墙面

用雕刻装饰
，
下面开阴的风格很相似

，

我韶

为也是相当成功的也是可以为我们借鉴的
。

总而言之
，

我们强刹的是革新
，
而不是

原原本本的抄典搬用
。

在徐��’ 县 ，

清华建筑

系的师生在一些宿舍上就运用了当地砌碑的

手法
，

做出了一些既有地方风味又很新群的

檐 口装筋
，

并且也就是那些建筑 唯一 的 装

饰
。
在毅舒封程中

，

我们参考了一任暨苏联的砌

搏花样
，
但是主要的是去看老百姓民房上砌

碑的方式
。

等砌到那个檐 口高度的时候
，

我

们沈稍公社的社昌来一丁一顺地一齐摆
。

摆

到他仍看着满意了
，

就往上砌
。

可以能是富

有地方风格又很新鲜的
。

同时我们也栽到过

清华土木系
、

建筑系一起搞的
“
菠草拱

” 。

我

们在白洋淀等地做了刹查研究
、
发现当地草

众有用茵草做星值的傅统
，

并且了解到崖草

具有相当的抗腐性能
，

同上木系的师生在一

起搞出了一种
“
登草拱

” ，

也拾予了适当的艺

术处理
。

这也是我仍在傅杭的基础上革新
，

改

造的赏截
。
当然

，

我仍改造
、

革新的努力还

是不够的
。
但我们也可以豁

，

我仍已径朝这

方向努力了
，
而且今后要做更大的努力

。

附带提提
，

有些同志对于
“
新而中

”
提

出了意兑
。 “
新而中

，
中而古

，

西而新
，
西

而古
，，
是我在对渝国庆工程的一次会裁上提

出来的
。
当时在两三分踵的发言中没有作任

何解释
。

我所捎
“
新

，，

就是社会主义的
，

所

销
“
中

”
就是具有民族风格的

。 “
新而中

”
就是

“
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民族风格

。 ”
当然

，

这也

是耍
“
循用

、

极济
、

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
，’

的
。

要是有不对
一

的地方还是猜同志们指正
。

�三 �

最后我想
，

作为会淤最后一个发言人
，

我

可认占些时尚谈一淡我这次来参加会裁的感

想
。

这次会靛使我感到非常高兴
。

自从中国

建筑学会成立以来
，

我们已耗开封不少次会

了
，

我也得到机会参加建工部所召开的一些

会我
。
当然

，

那些会裁都拾 我仍很大的鼓

舞
。

但是总的忿来
，

就有这么个简题
，

在扯

去的历次会裁中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
，
那

就是建筑艺米创作的简题
。
但从这次会裁看

来
，

每一位代表都 解除了翩虑
，

解放了思

想
，
摆出自己的观点

，

锡所欲言
。

我们之简

也有争麟
，

也有分歧
，

但是每个人都是心情舒

幅的
。

握效几天的座蔽
，

我感觉到最墓本的

简题是解 决了
。

我们的立锡有了很大 的林

变
。

我们明确了建筑是为无产阶毅政治服务

的
。

从同志们的发言里可以看出我们也多多

少少地学会了思焉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
、

方

法分析简题
。
虽然我仍的水平有高有低

，

但

是可摄看出每个人都在这 方面作了 不少的

努力
。

这是十年来党对知徽分子思想改造的

团精—
一

斗争—团枯的方针所取得的互大

胜利�

这一次会瀚又一次靓明了党对我们知澈

分子
、

对建筑事业无微不致的关怀
，
对建筑

事业的重税
。
党正在镇导着我们一步一步地

向过去几年来我们所攻不下的建筑创作这一

堡量进攻
。

我们可认规我们巳得到了初步的

胜���
。
这次会裁的胜利也就是在党的镇导下

走草众 路枝的胜利
。

事实靓明� 只耍党一

抓
，

事情就好办了
。
农民们常爱规� “

听党

的括
，

没有错
，， 。

我们这次会裁所取得的这

些胜利就是十年来我仍建筑双爵人昌由反对

党的活
，

不听党的活
，

逐步林变到学会听党

的活而取得的胜利
。

学会听党的括也不是很

简翠的 �首先
，

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立摄
，

坚决地站到无产阶蔽的立锡上来
。
听党的活

就是在具体工作中坚决育彻党的政策方针
。

但是学会霄彻党的政策方针也不是容易的
。

也豁是老生常淡了
，
但还是耍靓 � 我们必须

学会撰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去分析了解我们

的任务
，

去解决简题
。

那就是靓 �我们必照学

会在不同的条件下
，
全面地

、

具体地
、

麟题

地去分析和解决简题
。

不这样
，

我们虽然主

观地耍求去育彻党的政策方针也不可能正确

地食彻的
。
因此我们必镇粗艘大力加强我们

对焉列主义的理渝学习
。

我感到无比欢欣战舞
。

我相信这次会戮

对于全国的建筑界将要发生互大的影响
。
它

将推进我们的建筑创作同前飞跃一步
。

我们

的会豢就要桔束了
。
我们每个人很快就要回

到自己的工作尚位上
。

我们建筑创作上成干

上万朵的鲜花的苞蕾己握冒出头来了
。

蔑我

们怀着兴奋愉快的心情回到我护，的工作尚位

上
，

努力学习
，

努力工作
，

用百花齐放的具

体行动来报答党对我啊的关怀
，

教育和期望

吧�


